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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日起合成大麻素整类列管

司法鉴定揭开合成大麻素的伪善画皮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王洁

“娜塔莎” “小树枝” ……这些美丽可爱的名字背后， 却是蛊惑精神、 伤害肉体的第三代新型合成毒品， 它们的主要成分是合成大麻素。 这些合成大麻素的

新精神活性物质， 被添加在卷烟、 电子烟中， 成为了吸引年轻人的 “上头烟”。 今年 7 月 1 日开始， 中国将把 “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和其它 18 种新精神活

性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 那么合成大麻素类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是如何迷惑年轻人， 它又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明天就是国际禁毒日， 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走进了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我儿子是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 怎么

会突然想不开跳楼呢？” 张昊轩 （化名） 的父

母至今也不敢相信， 生活中阳光开朗的儿子竟

然选择了如此决绝的方式离开人世。

2020 年 8 月 16 日是杨晓峰 （化名） 的生

日， 张昊轩和几个朋友一起为好友庆生。 酒足

饭饱之后， 兴奋的几人决定不回家。 当天， 他

们入住了位于某省某大楼的一家宾馆。 次日凌

晨， 张昊轩就从这家宾馆 6楼一跃而下， 当场

身亡。

当警方接到报案， 到达该宾馆找到了张昊

轩的朋友时， 他们才如梦初醒般， 意识到张昊

轩不见了。

从事发时几人异常的精神状态， 以及张昊

轩跳楼的结果， 警方发现他们的异常都与吸毒

后的症状高度吻合。 “你们是否吸毒了？” 警

方立即向几人发问。

“我们只是抽了上头烟， 但肯定没有吸毒。”

杨晓峰等人言之凿凿。 他们所说的烟， 并非传统

的卷烟， 而是近年来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的电子

烟。

为了找出张昊轩跳楼的真相， 警方决定从他

们口中的“上头烟” 入手。 很快涉案的电子烟就

被送到了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毒物化学研究室的法医提取了电子烟中淡黄

色液体进行鉴定， 检出 MDMB-4en-PINACA

成分。 MDMB-4en-PINACA为合成大麻素类物

质。 合成大麻素属于新精神活性物质， 是不法分

子为逃避打击而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获

取的一种毒品类似物， 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或更

强的兴奋、 致幻、 麻醉等效果。 张昊轩突然跳楼

的谜团也就此解开。

一次聚会酿成惨剧

不是毒品， 能够逃脱法律制裁， 是这些所

谓的“上头烟” 大行其道的托词。 司法鉴定科

学研究院法医毒物化学研究室副主任法医师严

慧告诉记者， 目前， 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被包装

成各类形态， 以“小树枝” “娜塔莎” 等名称

贩卖， 主要滥用方式是溶于电子烟油及喷涂于

烟丝、 花瓣等植物表面， 或者与大麻、 氟胺酮

等其他毒品混合吸食。

据了解， “娜塔莎” “小树枝” 作为近年

来国际上出现的新型毒品， 在年轻的吸毒人员

群体中占有一定的消费市场。 其中， 绝大多数

人第一次吸食这类合成大麻素物质都是怀着一

种好奇的心理去尝试， 他们自己以为吸食的是

“新型香烟”， 结果却沉溺其中， 丧失心智甚至丢

了性命。

以第三代新型合成毒品“娜塔莎” 为例， 从

外观看上去与普通烟叶、 碎叶相似， 一般人很难

辨认。 毒贩将合成大麻素稀释后喷洒在碎叶上，

然后将其晒干， 混进香烟内吸食， 具有极高的迷

惑性。

“如今非常流行的电子烟， 有时候也成为了

此类毒品的栖息之地。” 严慧表示， 合成大麻素

物质被加入电子烟油中。 吸食者在吞云吐雾中感

受着毒品的“上头”。

“上头烟”包藏祸心

与传统毒品不同， 合成大麻素是一类

人工合成的物质， 可以与人体内大麻素受

体 1 （CB1） 和大麻素受体 2 （CB2） 结

合。 CB1 受体主要位于中枢神经系统

（大脑和脊髓）， 负责调节大麻精神活性效

应。 CB2 受体主要位于外周神经系统，

以及脾脏和免疫系统， 被认为与痛觉调

节和免疫增强有关。 在美国， 香料、 草

药混合物或烟草等合成大麻素制品自

2009 年起作为大麻替代品流行。 这些物

质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包括躁动、 高

血压、 心动过速、 急性肾损害、 伤亡。

合成大麻素最先从国外开始流行， 自联

合国毒罪办 2009 年开始监测新精神活性

物质以来， 合成大麻素已成为涵盖物质

种类最多、 滥用最为严重的新精神活性

物质之一。

2009 年至 2018 年， 联合国早期预警

咨询报告系统收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报告

数量显示： 兴奋剂类、 合成大麻素类、 传

统的致幻剂类的数量位列前三， 其中合成

大麻素占比高达 31%。 由于许多合成大麻

素的成分尚不清楚， 使用者也不容易知道

他们正在使用的合成大麻素的种类， 这让

其成瘾性和危害性更难以判断， 由此产生

的健康影响不可预知， 具有相当大的危险

性。 仅在 2015 年，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就收到了共计 7000 余例使用合成大

麻素中毒的事件。

严慧给记者介绍了几个相关案例。 其

中， 美国一名 41 岁的女性在家里吸食一

种名为“Mojo” 的合成大麻素产品， 吸

食不久后， 她变得好斗， 对家人使用暴

力。 她被孩子控制住， 最后又变得毫无反

应。 不久， 急救人员到场后宣布她的死

亡。 死后毒物分析发现她生前吸食过合成

大麻素 （ADB-FUBINACA） 和传统大麻

（THC）。

合成大麻素已在国外造成多人死亡

合成大麻素所具有的时尚性和伪装性

对年轻人有极大的吸引力。 国外一名 25

岁的男子有酗酒史和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

史， 他在一家网上商店购买了多包“合法

兴奋剂”。 由于依赖“合法兴奋剂”， 他曾

两次接受精神治疗。 这名男子大约在 11

点到邮局取走了这个带有“合法兴奋剂”

的信封。

从他同事的证词中获知， 该男子打开

一个“合法兴奋剂” 包装， 一边喝啤酒，

一边把一些草药放到一个烟斗里抽了起

来。 吸烟后， 这个男人停止了说话。 他的

同事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 14:00-15:00。

当时他喝醉了， 昏昏欲睡， 口齿不清， 难

以沟通。 下午 16:50 该男子和另一位朋友

回家。 随后他又吸食了“合法兴奋剂”，

片刻之后倒在地上， 气喘吁吁， 呕吐， 并

逐渐失去知觉， 但眼睛仍然睁着。 他的母

亲打了急救电话， 医生到达后发现该男子

躺在地板上， 昏迷不醒， 没有血液循环和

脉搏。 警察在现场发现 6 包“合法兴奋

剂” (粉末和草药制品 )、 一包空包装。

尽管抢救成功， 但该男子没有恢复意识，

并于当晚 18:00 左右被送往重症监护病

房。 虽然进行了强化治疗， 但该男子的病

情并没有好转， 住院第 4天发生心脏骤停

后死亡。 死后他的血液和组织中检出合成

大麻素MDMB-CHMICA。

2014 年， 一项针对 15-18 岁德国青

少年的调查显示， 6%的青少年一生中至

少消费过一次含有合成大麻素的草药烟雾

混合物， 1%的人在过去 30 天内消费过这

种混合物。 2020 年联合国毒罪办的报告

表明， 在 15-64 岁人群中有 5.3%使用过

合成大麻素。 由于许多合成大麻素在某些

情况下会导致急性中毒甚至死亡， 合成大

麻素类物质的滥用还对公共安全造成威

胁， 也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从 2009 年开

始，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陆续对合成大麻素

类物质进行严格的管制。

合成大麻素“铆牢”年轻人

严慧告诉记者， 针对合成大麻素的滥

用现状及危害， 一些国家已经行动起来，

通过立法等措施遏制合成大麻素的进一步

流行蔓延。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的新

精神活性物质预警系统为各国立法提供了

依据， 自 2009 年以来， 欧洲各国相继出

台政策管制合成大麻素。

而在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上， 我国

一贯坚持厉行禁毒方针， 打好禁毒人民

战争， 一些毒品管制措施超前于国际社

会的步伐。 据报道， 在全球已发现的

1025 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 合

成大麻素类有 297 种， 占近 1/3； 我国已

发现 103 种， 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

万种。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国家禁毒办组

织召开列管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新精神活

性物质专家论证会， 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及 18 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成瘾性、 危害

性以及滥用情况进行了评估论证。 会议建

议采取我国独创的整类列管方式， 将合成

大麻素类物质及其他相关重点新精神活性

物质列入 《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管制品种增补目录》 进行列管。

今年 5 月 11 日， 公安部、 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

布 《关于将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和氟胺酮等

18 种物质列入 〈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 的公告》， 决

定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

物质， 并新增列管氟胺酮等 18 种新精神

活性物质， 自今年 7月 1日起施行。 这是

继 2019 年芬太尼整类列管后， 我国再一

次对新精神活性物质整类列管， 我国也成

为全球首个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的

国家。

我国成首个对合成大麻素列管的国家
公安机关缴获后委托实

验室检测的疑似含有合成大

麻素的烟丝和烟油


